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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构批评流行的今天，性别问题成为王尔德

研究领域的热点，大量的论文和专著从酷儿理论、女

性主义、精神分析等不同角度对王尔德及其作品中

的性别问题做各种分析和研究。国内关于王尔德性

别问题的研究也并非空白，既有论述同性恋对于其

作品的影响的，也有为数不少的论文分析作品中的

女性形象，论述王尔德在女性主义方面的进步意

义。事实上，与伍尔夫、戈蒂耶等作家不同，王尔德

很少直接涉及对人物生物意义上性别的思考，而是

更多地关注人物的性别角色。

“性别角色”(gender roles)也可以理解为“性别规

范”，是社会角色的一种。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

性别角色在特定时代通常都会囿于一些既定的主流

刻板印象①，因此，性别角色也可以说是社会规则和

秩序的一种体现。在王尔德的很多作品中都能看到

明显的性别角色的模糊、颠倒甚至错乱，其中最典型

的是《莎乐美》和《不可儿戏》：受19世纪后期法国作

家拉希尔德和戈蒂耶的影响，莎乐美和乔卡南(施洗

约翰)的性别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是颠倒的，这可以看

作是王尔德对男性美的推崇和自身欲望在作品中的

投射；至于《不可儿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

其出场的全部主要人物在性别角色方面都带有男性

特征，而未出场的男性人物布雷克耐尔勋爵却更接

近女性。现实生活中的王尔德也存在着性别角色认

同的问题，并且在当时的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

响。因此，在作品中对性别角色的这种处理方式既

是王尔德基于唯美主义立场对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生

活中刻板的性别规则的消解和颠覆，也是作者对因

性别问题而产生的焦虑的一种逃离。

一、《莎乐美》中性别角色的颠倒与欲望的投射

在王尔德的独幕剧《莎乐美》中，莎乐美和乔卡

南之间的关系以及整部作品的情节模式都与19世纪

法国女作家拉希尔德的小说《维纳斯先生》高度形

似，后者涉及的性别伪装和同性恋等主题是19世纪

末颓废主义作家所热衷的。王尔德虽然没有明确触

及上述话题，但是其作品中人物的性别角色在一定

程度上也是颠倒的，这可以看作是王尔德对男性美

的推崇以及自身欲望在作品中的投射。

1893年2月，王尔德的独幕剧《莎乐美》(法文版)
在巴黎和伦敦同时出版。次年，英国天才插画家奥

博利·比亚兹莱为《莎乐美》的英文版所作的系列插

画问世，随即获得巨大成功，其风头甚至一度超过王

尔德的剧作本身。在比亚兹莱的插画中，两个主要

人物莎乐美和乔卡南无论是在外貌还是服饰方面都

呈现出一种性别颠倒的奇异美感：莎乐美的面部线

条和服饰都带有明显的男性色彩；相对而言，乔卡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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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则被赋予了一定的女性特征。②部分出于私

心，王尔德认为这套插画与自己的剧本风格并不一

致，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比亚兹莱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③虽然人物的双性同体是比亚兹莱惯用的手法，

但是这种处理方式并不完全是画家脱离文学作品的

个人发挥。在剧作中，王尔德塑造的莎乐美也不同

于传统的女性人物：在人物的语言、行为以及情感、

欲望等方面，莎乐美都兼具男女两种性别特征。

从剧作看，莎乐美是巴比伦公主，而且根据王尔

德的最初构想，是一个充满女性诱惑的形象，作者希

望其风格更接近于居斯塔夫·莫洛的油画《莎乐美》

(Oscar：341)。但是剧作最终所呈现出来的人物性别

角色却并没有预想中那么明晰，尤其是在莎乐美与

乔卡南的关系中。莎乐美在这段爱情中是主动的一

方，更重要的是，她是握有权力的强势一方。她一见

之下就爱上了乔卡南，并且疯狂赞美后者的美貌，直

言自己渴望他的肉体，最终以“舞者的报酬”的名义

强迫希律王杀死乔卡南并亲吻其头颅；相反，乔卡南

的身份是被囚禁的先知，也是被莎乐美贪婪地欣赏

着的对象。乔卡南的外貌同样被王尔德别有深意地

赋予了女性特征：洁白的肉体、漆黑的头发、鲜红的

嘴唇……作者使用了大量的比喻，其中很大一部分

喻体通常是用在女性人物身上的。④

如果这种性别角色的倒置并不明显的话，参照

《维纳斯先生》问题就一目了然了。《莎乐美》在故事

模式以及人物关系等方面都与19世纪末法国颓废主

义女作家拉希尔德(Rachilde)的小说《维纳斯先生》高

度相似。《维纳斯先生》的主人公拉乌尔·德·维尼兰

德 (Raoule de Venerande)是一个年轻美丽的贵族女

子，虽然如此，她心中却认定自己应该是男性。她曾

对一名爱慕自己的轻骑兵雷托贝(Raittolbe)说，自己

和他之间的感情是“两个男人、两个轻骑兵”之间的

感情。⑤在偶遇年轻俊美的手工花匠人雅克·西尔弗

(Jacques Silvert)之后，因迷恋雅克完美的身体，拉乌

尔把他软禁并伪装成女性，使之成为自己的“情妇”，

称为“维纳斯先生”。最终雅克在与雷托贝的决斗中

丧生。“维纳斯先生”去世后，拉乌尔剪短了自己的头

发，每天都在一尊雕像前哀悼，这尊雕像的一些部件

是从真人身上获得的(Monsieur：144)。拉希尔德的这

部小说出版于1884年，篇幅虽然不长，但是却包含了

几乎全部在当时被视为禁忌的性别主题——同性

恋、双性同体、异装、改换性别……虽然小说问世之

初就在法国引发了一场道德上的愤怒，但这些题材

却都是19世纪末颓废主义作家们所偏爱的。

《莎乐美》在很多方面都能体现出《维纳斯先生》

的影子。首先，在作品中，男女主人公在地位、处境

和权力上存在着类似的差距：都是女性握有权力并

处于主导地位；而男性则被囚禁、被观赏、被占有、被

毁灭。其次，故事的起因都是女性迷恋男性的美貌，

《维纳斯先生》多次透过女主人公的视角对雅克的外

貌进行详细的描写(Monsieur：13，32，33，63)，拉乌尔

认为雅克的肉体比自己的美多了(Monsieur：63)。这

些都与莎乐美对乔卡南的外貌的疯狂赞颂非常相

似。莎乐美也对着乔卡南的头颅说，他是“美的化

身”(Works：559)。另外，两个故事都是以惨烈并且诡

异的方式收场，并且两位女主人公都表现出一定程

度的恋尸癖：拉乌尔的蜡像部分配件来自真人身体

(Monsieur：144)，莎乐美得到了乔卡南的头颅并亲

吻。就人物本身而言，莎乐美和拉乌尔也具有很多

相同的特质：她们都迷恋男性的完美肉体，都是“反

贞洁”(Anti-Virgin)⑥且“致命的”(Femme Fatale)：她们

追求的爱情都是“禁果”；此外，她们也是美丽的，自

己本身也是一个诱惑，这使得故事的感情关系更为

复杂。因此，《莎乐美》无论是在男女双方的权力关

系、女性对男性肉体的赞美和欲望，还是以毁灭的方

式得到对方乃至最后的恋尸行为等方面，都与《维纳

斯先生》如出一辙。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莎乐美》的创作受到了拉

希尔德这部小说的影响。《维纳斯先生》给王尔德留

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尤其喜欢这类主题并曾多次向

朋友讲述这部小说中的情节 (Oscar：282)。⑦此外，

《道连·格雷的画像》的第二章提到亨利勋爵十六岁

的时候读到一本书，在初稿中，王尔德曾经想要把它

命名为《拉乌尔的秘密》(Le Secret de Raoul)，虽然在内

容上这本神秘的书可能指的是佩特的《文艺复兴史

研究》(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但是王

尔德在作品中为其取的书名中的“拉乌尔”(Raoul)很
显然来自《维纳斯先生》。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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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年轻的王尔德沉迷于波德莱尔

的《恶之花》和于思曼作品中的“美丽的罪恶”，约瑟

夫·皮尔斯指出，19世纪法国文学对王尔德的影响决

定了他后期理论和观点的发展走向 (Unmasking：
129)。《莎乐美》正是这种影响的体现，这部剧作的构

思和创作主要完成于王尔德1891年在法国隐居的那

段时间，并且最初是用法语写成的。除了《维纳斯先

生》之外，戈蒂耶的《莫班小姐》也涉及性别伪装的题

材。王尔德对戈蒂耶的推崇是不言而喻的，他在一

篇评论中把《莫班小姐》描述成“精神和感官的金鉴，

美的圣经”(Oscar：268)。《莫班小姐》的女主人公更为

直接地乔装成男子，并且对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产生

了类似爱情的情愫，为那个世纪的剩余年代开创了

易变性取向的主题。她说：“我属于除此以外的第三

种性别——不过还没有名称……我有女人的灵魂和

肉体，男人的气质和力量……”⑨可以说，莎乐美的形

象和莫班小姐以及拉乌尔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比

亚兹莱插画中兼具男女两性特征的莎乐美和乔卡南

在当时受到广泛认可是很容易理解的。除了比亚兹

莱的插画之外，舞台表演方面对此也有所体现：王尔

德最初希望莎拉·伯恩哈特来饰演莎乐美，而伯恩哈

特正是以擅长饰演男性角色而闻名的。⑩

王尔德是一个自身形象在作品上投射较多的作

家，在其塑造的大部分人物身上都能看到作者自己

的影子，例如道连·格雷、杰克、阿尔杰农，以及语不

惊人死不休的亨利勋爵、达林顿勋爵、戈林子爵等，

但这不仅限于男性人物，在《莎乐美》中也是如此。

莎乐美对男性肉体美的赞颂同样是王尔德自身审美

和欲望的流露。在与朋友的一次交谈中，王尔德曾

明确指出：“女人根本不漂亮……她们是华丽的，如

果会打扮，佩戴上珠宝的话。但是漂亮，那就根本谈

不上了。美应该反映灵魂。”(Oscar：342)直言不讳地

表明了自己对男性美的推崇，但是如果因此就给王

尔德贴上“厌女”的标签仍是草率的，因为王尔德在

作品中使用了大量通常用于描绘女性美的词语和句

子、比喻，来描绘男性人物的外貌：前文提到的乔卡

南和道连·格雷都是如此。从这方面看，王尔德确实

是矛盾的。但是，正如理查德·艾尔曼所说，王尔德

的主角很少有不属于同性恋圈子的(Oscar：432)。他

的很多作品，表面上叙述的是异性恋的故事，其实

内在则带有强烈的同性恋调子。《莎乐美》是凝

视与欲望之间的悲剧，莎乐美对乔卡南的感情其

实是男同性恋对男性肉体美的欲望(Oscar：268)，剧
作中的性别角色颠倒事实上正是作者自身情感和欲

望的投射。

二、《不可儿戏》对性别规则的颠覆

如果说《莎乐美》是作者自身压抑欲望的投射，

那么《不可儿戏》中的性别角色问题则更多涉及对当

时社会性别规则的思考。《不可儿戏》是王尔德的最

后一部喜剧，也是公认最为出色的一部，它几乎囊括

了王尔德从1889年以来逐渐获得的各种主题(Oscar：
421)，其中之一就是性别角色问题。《不可儿戏》中有

着非常明显的性别角色的错乱和模糊，此外，剧中还

有大量对于性别规则的调侃，这些都在客观上消解

了维多利亚时代关于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

在《不可儿戏》中，性别角色的错乱和模糊首先

体现在布雷克耐尔勋爵和夫人之间的关系上。布雷

克耐尔夫人(Lady Bracknell)是这部喜剧中的重要人

物，她既是剧中两对青年男女爱情和婚姻的阻碍，也

是推动情节发展和转折的动力。值得注意的是，这

一角色在舞台上常常由男性演员饰演(Myths：159)，
直到当代，仍然有男性演员出演此角色。虽然由男

演员扮演带有喜剧色彩的女性人物是戏剧表演的常

用手法，其主要目的在于增强喜剧效果，但是，就剧

作本身而言，布雷克耐尔夫人仍带有明显的男性特

质。她是关多琳的母亲，阿尔杰农的姨妈，生物意义

和社会身份是纯粹的女性，但是她傲慢刻薄而又蛮

横专断，居高临下地注视和品评着杰克和塞西莉，而

且她掌控着女儿甚至外甥的婚姻，也是握有权力的

一方。更重要的是，在语言上，布雷克耐尔夫人和所

有主要人物一样，犀利睿智，妙语连珠，几乎每一句

话都是“王尔德式”(Wildean)的，甚至比剧作中的其

他人物带有更多的作者自身的投射。约翰·斯托克

斯指出，布雷克耐尔夫人在本质上讲是男性，即便由

女性演员出演的时候，也仍是在扮演一个“具有男性

思维特点的女人”。斯托克斯甚至认为，整部戏剧中

的女性都具有男性的语言和行为举止(Myths：178)。
剧中没有直接出场的布雷克耐尔勋爵则与之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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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对照，可以看出他在家庭中和社交上都一直处

于从属地位。在第一幕中，当得知阿尔杰农不能陪

自己共进晚餐的时候，布雷克耐尔夫人说：“如果你

不来，你可怜的姨夫就不得不在楼上吃晚饭，幸运的

是他已经习惯了。”(Works：328)其后，关多琳在介绍

自己的时候说自己的父亲是布雷克耐尔勋爵，塞西

莉表示没有听说过。关多琳则说：“我很高兴地说，

出了我家的门就没人认识他。我认为应该是这样，

男人是适合居家的。男人一旦荒废了家庭的责任，

他一定会变得一身女人气。”(Works：351)这句话与当

时通常情况下家庭中的男女分工截然相反：众所周

知，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才应该是“房中天使”。

不仅如此，剧中对于男性和女性的调侃也与当

时的常态相反：在发现杰克和阿尔杰农二人谁的名

字也不是“欧内斯特”之后，关多琳和塞西莉感到自

己被欺骗了，于是跑进房间，塞西莉说：“他们一定不

敢追来，因为男人最胆小。”(Works：356)而得知两人

为追求爱情都要改换教名、重新受洗的时候，关多琳

则说：“讨论男女平等是多么荒谬！在自我牺牲方

面，男人要远胜过女人。”(Works：359)这也与关于男

性女性固有的刻板印象相反：“胆小”“自我牺牲”等

在当时通常是贴在女性身上的标签。微妙的是，剧

中所有人物都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反常之处。以上种

种对于性别角色的调侃，除了增加喜剧效果之外，还

具有一定的颠覆性，打破了人们对于男女性别角色

的惯常印象。事实上，在整部剧作中，王尔德都在有

意无意地模糊人物的性别，除了布雷克耐尔夫人之

外，关多琳和塞西莉在语言和行为方面也是如此。

她们说着男性的语言，能够明确有力地表达自己。

另外一出喜剧《一个理想的丈夫》中的梅布尔(Meble)
也是这类女性人物，同样有着无比清晰的语言和思

维。正如谢尔顿·沃尔德雷普所指出的，《不可儿戏》

中的大部分人物是不遵循“性别规则”的。

和《莎乐美》相比，《不可儿戏》不再带有罪恶之

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漫不经心的喜剧性，它以无忧

无虑来传达《莎乐美》用控诉传达的东西 (Oscar：
422)。与王尔德前三部喜剧不同的是，《不可儿戏》

带有浓重的闹剧色彩与荒诞意味。斯托克斯指出，

王尔德的作品需要放在流行文化中去解读：闹剧造

就了《不可儿戏》，就如同哥特小说造就了《道连·格

雷的画像》(Myths：37)。浓重的闹剧色彩和王尔德高

超的语言技巧使得这部剧作在情节和语言上几乎有

了荒诞的意味(Myths：173)，例如，阿尔杰农在打听塞

西莉的时候，杰克不耐烦地说：“你这口气完全像一

个牙医。一个人明明不是牙医却偏偏学牙医的口

气，实在是格调不高”(Works：325)；布雷克耐尔夫人

得知杰克没有双亲时说：“失去一方亲人是不幸的，

双亲都失去了就未免太粗心大意了”(Works：332)；塞
西莉不想上德语课抱怨说：“每次上完德语课，我都

感觉自己相貌变得特别平庸”(Works：338)；以及那句

著名的台词：“他们一直在吃松饼，这看起来像是有

悔过的意思”(Works：348)，等等，都是如此。追问的

样子像牙医，失去双亲是粗心大意，德语课让人相貌

平庸，以及吃松饼代表着悔过，这些都不符合日常的

语言逻辑。除了语言之外，情节上也存在着逻辑上

的断裂，如剧中的两位年轻姑娘都因为名字爱上一

个人，成年人重新受洗以便得到心上人想要的名字，

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发生。文字游戏和喜

剧性走到尽头都可能通向荒诞，而这种荒诞带有一

种破坏性力量，是对秩序和规则的嘲讽和消解。

王尔德在创作《不可儿戏》的时候虽然处在其文

学事业的巅峰期，但是在生活中却因自己的同性恋

行为和性别争议而遭受越来越多的冷遇 (Oscar：
425)；同时，他与道格拉斯在感情上分分合合，闹得

不可开交，还面临着来自昆斯伯里侯爵的威胁和挑

衅。虽然王尔德与道格拉斯公然地出双入对，对各

种非议看似无所畏惧，但是在19世纪末的英国，公众

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其实非常微妙：虽然很多时候人

们对这种“秘密”都心照不宣，但是同性恋丑闻也能

够使一个社会名流身败名裂，传闻道格拉斯的哥哥

就是因为担心自己与外交大臣的同性恋关系败露而

自杀的(Oscar：426)。因此，皮尔斯认为，《不可儿戏》

是一场轻松的逃避，逃开生活中的混乱、肮脏与苦涩

(Unmasking：227)。理查德·艾尔曼也说：“《不可儿

戏》构成了一道出色的墙，其下就是作者不安和忧惧

的深渊。王尔德用一种绝望的策略把俗世的忧思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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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在外。”(Oscar：423)而王尔德由来已久的“不安和

忧惧”之一，就是性别角色造成的焦虑。

总之，无论是在情节还是语言上，《不可儿戏》都

具有某种荒诞性，这种特质使整部戏剧具有了一种

消解一切的破坏性力量，从客观上颠覆了维多利亚

时代的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而这种对于性别规则

的颠覆恰恰能够起到隔绝外界压力和内心焦虑的

作用。

三、性别角色的焦虑与性别规则的消解

不仅限于作品中的人物，对于王尔德自身而言，

性别角色的迷思也一直挥之不去。维多利亚时代的

社会，从整体上看性别角色两极分化明显，因此，王

尔德自身偏阴柔的气质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一直为

报纸等媒体所诟病。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女性意识

的觉醒和大范围女性权利的争取，性别角色解放的

要求在当时已初露端倪，王尔德的作品和言行都对

此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早在和道格拉斯的同性恋关系闹得满城风雨之

前，就有大量报纸和社会名流对王尔德的性别角色

提出非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尔德首先是一个

公众人物，其次才是作家。作为19世纪末的公众人

物，萦绕于王尔德身边的负面新闻不仅仅是同性恋，

还有公众对他性别的质疑和调侃。虽然在家庭中，

王尔德有着自己明确的性别角色——康丝坦斯的丈

夫、两个儿子的父亲，而且他身高六英尺三英寸，仪

表堂堂，加之身材一直有发福的趋势，相貌上与女性

的纤细柔美相去甚远，但却常被当时的报刊评论为

“阴柔的”“带女性气质的”“性别可疑的”甚至“双重

性别”的。青年时代的王尔德在牛津的时候，就已经

被评论为带有女性气质了：“摇摆的走路姿势”“娇

柔”“身上一股女人气”(Oscar：59)。埃德蒙·德·龚古

尔在1883年两次被王尔德拜访之后也在日记中把他

形容为“具有可疑的性别”(Oscar：230)。此外，当时

的一些讽刺漫画也曾把王尔德画成身着女装的样

子，在比亚兹莱的《莎乐美》系列插画中的一幅《月

亮里的女人》里面，“月亮里的女人的脸”画的也是王

尔德的脸。这些对王尔德性别角色的质疑和嘲讽

也体现出了19世纪末对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王尔

德是最早有意识地利用大众媒体以便将自己塑造成

一个名人的公众人物之一，对于报刊和通俗读物对

自己的各种调侃和影射大部分并不在意，但是这些

针对其性别问题的负面评论却是令人担忧的，甚至

他同康丝坦斯结婚，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还有一个

目的就是止住关于他的性别和性取向的各种负面传

闻(Oscar：233)。
不可否认的是，王尔德的气质和行为举止在当

时看来确实偏于阴柔。王尔德性别角色的认同问题

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据王尔德的母亲所

说：在十岁之前，她在服饰、习惯和陪伴方面都是把

他当女儿而不是儿子对待的。因为王尔德夫人当时

想要一个女儿，结果却生了第二个儿子(Oscar：17)。
虽然理查德·艾尔曼否定了这些和王尔德气质之间

的实质性关联，因为王尔德夫人喜欢夸大其词，并且

男童穿着女装在当时非常普遍，但是仍然可以看出，

性别之于王尔德一直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这一

问题甚至从童年就开始了。虽然男童穿裙子是传

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会对他造成影响。此外，王

尔德的这种在当时被看做矫揉造作的女性化举止，

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唯美主义主张和生活艺术化的追

求有关，但是热爱鲜花和夕阳对于一个19世纪后期

的男子而言，是不符合社会对其性别角色的期待的。

长久以来，人们对于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之一

是：女性应该属于家庭，她们依靠父亲或丈夫生存，

使命是要抚养自己的孩子、打理家庭事务以及参与

社交活动。人们认为，在照料男人的过程中，女人履

行了自己的使命。但是到19世纪末，这种情况已经

逐渐发生改变，中产阶级的女性越来越多地出来工

作，这赋予了她们身份和独立意识。事实上，为了

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王尔德的妻子康丝坦斯在婚

后也曾经试图找一份工作。另一方面，维多利亚时

代对男性的性别角色的限定则更为严格：充满力量、

坚忍和自我克制成为中产阶级男子气概的象征，至

于王尔德的作风以及他在作品中塑造的各种“纨绔

子”(dandy)则被认为是偏离男性气质和“反常”的。

王尔德的性取向和对待同性恋的种种高调张扬的姿

态给同时代人造成了恐慌，而他自己也不无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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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而来的审判及其悲剧性的结局也证实了这种焦

虑的必要性：审判王尔德不仅加剧了公众对于同性

恋的忌惮，也改变了人们对男性性别角色的态度，男

性的女性化举止以及诗人气质都被视为危险。正

如威廉·冈特在《美的冒险》中所描述的那样：“奥斯

卡·王尔德的审判与定罪仿佛使英国的唯美运动停

顿下来。它起到了给文学和社会进行全面消毒的

作用，结果之一就是成全了一种过分强调筋肉体魄

的生活态度。诗人们不再戴天鹅绒领子，不再喝苦

艾酒了。如今他们成了一群胃纳极佳、膂力强健的

家伙，穿粗花呢，抽烟斗，狂饮啤酒，到苏塞克斯草

场远足……”

王尔德对性别伪装这类主题有着极大的兴趣，

除了《维纳斯先生》和《莫班小姐》之外，还阅读了很

多其他有关性别伪装的作品(Aesthetics：37-41)。需

要注意的是，与伍尔夫(《奥兰多》)、拉希尔德或者戈

蒂耶不同，严格说来，在王尔德的作品中并没有明确

出现双性同体、异装癖或者改换性别等题材，也没有

直接地描写同性恋。王尔德对于此类题材表现得比

较隐晦，更多是通过人物的性别角色隐含地透露，并

没有触及生物意义上的甚至神话意义上的“双性同

体”(Androgyny)。换言之，人物的生物意义上的性别

是没有疑问的：王尔德作品中的任何一位女性人物

在外貌上都不是“假小子”，更没有获得男性的社会

身份：莎乐美是美丽绝伦的公主；布雷克耐尔夫人是

刻薄傲慢的贵妇；关多琳和塞西莉是聪明俏丽的贵

族少女……王尔德在作品中试图颠覆的是性别角色

而非人物的性别本身。

有学者指出，王尔德在性别问题上的态度是“追

求一种解构的范式”(deconstructive paradigm)；乔纳

森·多利莫尔也说，王尔德的美学具有超越性，和当

代的理论之间至少存在三个问题值得探讨，其中之

一就是他是否颠覆了“性别二元对立”(gender binary)
抑或是强化了它(Sexual：64)。虽然女性主义关于性

别角色的争论始于20世纪早期，而且事实上并没有

直接证据表明王尔德有意于为女性争取权利，但是

对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及其背后的社会规则的颠

覆以及性别之间差异性的消解，在客观上也起到

了解放性别角色的作用。他的作品和行为恰恰在

暗示，无论是舞台上还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中

都需要进一步解放性别角色 (Drama：281)。因此，

王尔德一直在学术界和大众文化中被誉为“性别

界限的越界者”“女性的支持者”和“女性文化的欣赏

继承者”。

综上所述，在《莎乐美》中，人物性别角色的颠倒

始于19世纪末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对此类题材的偏

爱，是作者自身审美和欲望的投射。及至《不可儿

戏》，则体现出一种颠覆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对消

解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有一定的积极

作用。对于王尔德而言，《莎乐美》和《不可儿戏》都

可视为萨特所谓的“自我欺骗”(bad faith)，是一种用

以逃避内心痛苦的方式。王尔德正是以这种方式隔

绝自身性别角色和取向所造成的焦虑，并在客观上

成为性别角色解放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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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Gender Roles in Oscar Wilde's Works

Sun Qianqian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criticism, it is obvious that the characters in Salome and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are described disorderly by Oscar Wilde. Wilde was plagued by gender role through his life.
His own inappropriate gender role and his homosexuality not only caused panic among his contemporaries, but also led to
his own anxiety. In this contradiction between rebellion and depression, Wilde blurred the gender roles of characters in his
works. This method can be seen as the projection of his aesthetics, emotions and desires.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objective⁃
ly deconstructed the gender rules and order in the Victorian era. It is a strategy to isolate anxiety and public panic caused by
problem of gender roles.

Key words：Oscar Wilde; Salome;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Gender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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